
精进寺塔
（ 散 文）口 文 /杨 斌

精进寺塔 ，有塔无寺 。
塔不 高 ，不大 ，年代 是有 些 久 了 ，唐人 建 的 ，没什么 大 名 响 ，

比不得西安 的 大 小雁塔 ，开封 的 铁塔 ，应 县 的木 塔 ，可 每每从这
塔下过 ，我都放慢速度 ，甚至小憩片刻 ，静下心来 ，去聆听那 风铃
的声响 。

城里 人 多 ，难得一块僻静地 ，这塔下却是人 少 ，又能听 铃 ，算
得一处好去处 。

塔是四 方 的 ，四 个 角 都挂着铃 儿 。塔 ，越往上 越是细 。铃 ，越
往下 越 是 小 。衬 上 塔 体 那
黄土般 的颜色 ，给人 凝重 、
沉稳 的 感 觉 ，再 配 上 天 的
蔚蓝 ，树的碧绿 ，让人心肺
清爽 了许多 。

黄土 高 原 上 风 多 ，铃
儿就有 了 足 够 的 表现机会 。我在塔下住 ，也就有 了 足够 的欣赏机
会。

风大 的时候 ，铃 儿 的 声音便 如一群驰骋疆场 的战马蹄音 ，脆
亮，急 快 。眼前 ，象 是传 令兵快马加鞭传送紧 急的军情 ，又 象是神
勇的 骑 兵 杀 人 敌人 的 阵营 ，刻 不容缓 ，催人奋 进 。不 由 使人 想起
陆游 的诗句 “夜阑卧听风吹雨 ，铁马冰河人 梦来”。于是男 儿 当 自
强的 感觉便 会愈发地强 烈 。

风小 的时候 ，铃 儿的声音若 隐若现 ，很是细微 、轻脆 ，好
比三 、两 只 飞鸟掠过平静 的 水面 ，点划 出 几道长短不一 的水 印
， 荡起 无数 的涟漪 ，又 好似颗颗晶莹的水珠一点一滴坠落在洁

净的青石板上 ，引 起人无 穷 的遐想 。
无风 的 日 子 ，则另 是一番景致 。塔静立 ，铃静悬 ，与街头

的人 语 车 鸣 ，塔 顶 飞 来 离去 的 小 鸟 相 映 ，显 得塔伟 岸 而又 幽
旷。最是 夕 阳西下的时候 ，着光 的塔体披上金色 的 光晕 ，光 照
不到 的 部分 ，远远看去 ，有如 罗 丹手 中 的雕塑作品 ，方正又透
着几分神秘 。

塔的 周 围 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物 ，她古朴的着装 ，及与众
不同 的 身 姿 ，自 然也就起到 了 航标——灯塔的作用 ，常常听见

热心 的 澄城 入对外 乡 来的 问路
人说这一类 的话 ，见那塔么 ？
顺塔 向 前再走二百米 。或是 ，
到塔底下 向 西拐 。于是外 乡 人
就很满意地走 了 。

这塔可是澄城人心 中 引 以
为荣 的建筑 ，就好比 西安人心 中 的大雁塔一般 ，不只是因 为唐
代的塔 已 为数不 多 的缘故 ，还有一 个非常 重要的原 因 ，这塔从
她立起 的 那天起 ，就 目 睹 了 澄城这方水 土的兴衰荣辱 ，人物 的
悲欢离合 。几经风雨 几经沧桑的 古塔 会记下历史烟云涂抹的 几
多印迹 ，自 然也就会记下 改革开放的 春 风带给澄城的 绿色和新
意。大 到八路的卷烟厂 ，南头的 发 电 厂 ，小到街头 的 电话亭 ，
人们腰 中 的BP机……新 的 事物都 会 给 古 塔 注入 生机 ，映衬这
古塔越发肃穆挺拔 。

又从塔 下过 ，驻足侧耳听铃 ，禁不住 自 语道 ，这铃声一天
比一天好听了 。

旅行
陈多 硕

背起 简 单 的 行 囊
出门 去 旅 行
从一 个 站 台 飘 向
另一 个
走了 好 久 好 久
走得 好 累 好 累
才知 道 生 活
是一 趟
坎坷 的 旅 程

可为 了 心 中 的 夙 愿
又怎 能 改 变 初 衷
既已 踏 过 荆 棘
怎会 拒 绝 崎 岖
坚定 地 走 下 去 吧
定格 成 一 幅
永恒 的 风 景

回头 凝 望
漫漫 长 路 留 下 了 一 串 串
沉重 的 脚 印 和
一滴 滴 带 血 的 泪 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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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文/豆 希 文
麟游 县 位 于 关 中 西 部 ，县 制 始

于隋 义 宁二年 （公元618年）。相传隋
仁寿 宫 大 宝 殿 曾 有 白 麟 ，隋 恭帝 便
改凤栖郡为麟游郡 ，兼置麟游县 。

麟游 既 是 一 个 美 丽 的 天 然 公
园，又 是一个历 史 博物馆 ，驰
名中 外的 隋唐 皇 帝避暑行宫
九成 宫 就在 这 里 。九 成宫 始
建于一 千三 百 多 年 前 的隋文
帝开 皇 十三年二 月 。初名 “仁
寿宫”，隋开 国 名 臣杨素奉 旨
监工 ，巧 智 过 人 的 宇 文 凯 作
大臣 ，“于是夷 山 堙谷 以立宫
殿，崇 台 累 榭 宛 转 相 属”。富
丽堂 皇 的 殿 台 楼 阁 ，舒适 宜
人的 山 林胜 境 ，清 新 秀 丽 的
湖水 风 光 ，吸 引 得 隋 文 帝 九
年之 内 七 次 临 驾 ，而 每 次 来
都游兴未尽 ，乐而忘返 ，少则
半年 ，多 则一 年零 四 个 月 。不
但国 家 大事 在 此 处 置 ，许 多
皇子 皇孙公主的婚嫁都在这
里举 办 ，而且 连 立 杨 广 为 太
子这 样 的宫 廷要事 也在此商
议停 当 ，更有甚者 ，杨广弑父
淫母 ，杀 兄埋侄 ，面南登基也
均发 生 于 此 地 。麟 游 简 直 成
了隋王朝的临时首都 。

唐王 朝 建 立 后 ，经 过 扩
修，改 名 九成宫 。唐太宗李世
民从 贞观六年开始率 领 文武
百官 、嫔 妃 侍 从 及 卫 队 二 十
多万人驾临 九成宫 ，在此 ，他曾为最
宠爱 的 女 儿 长 乐 公主 完婚 ，这 回 他
险些遇刺 ，即使这样 ，他还先后来过
五次 。麟游 山 区 又 一 度成 为 全 国 政
治、军 事 、文 化 的 中 心 之 一 。外 国 使

臣均 来 此 朝 贡 ，就 连 对 吐 谷 浑 、焉
耆、高 丽作战的 旨 意 ，也是从这里 发
出的 ，尤其是他 “纵 囚 来归”之事 ，更

被史 书 ，民 间 传 为 佳 话 。高 宗 李 治 登
基，又将 九成宫改为 万年宫 ，他和皇后
武则 天 先 后 来过 八次 ，第 一 次 和最后
一次均遇过 山 洪暴 发 ，差 点送命 。

麟游古迹遗存甚 多 ，有慈善 寺 ，武
则天 沐浴之 地——玉 女 潭 ，我 国
迄今 发 现 最 早 ，而 且 保存最好 的
宫廷 古 井——唐井 ，还 有 佛 道 圣
地，兴 国 寺 、仙 游观 、蔡家 河 石 龛
造像 、石鼓峡石窟 、麟溪桥摩崖造
像；还 有 十 二 景 ，石 臼 积雪 、屏 山
喷玉 、紫 石 瀑 布 、青莲 烟 雨 、天 台
松涛 、箭括连云 、银杏树……

除隋 唐 两 代帝 王 ，文 武 重 臣
外，一 些 文 人 雅 士 也 曾 驻 足 过 此
地。王勃在这里写 有《九成宫表与
颂》，卢 照 邻 在 此 写 有 《病 梨 树
赋》，王维 、杜甫 、苏东坡 、李商隐 、
吴融 等著名 诗人均在此写过咏颂
麟游 山 水 的 不 朽 诗篇 ，医 学 家 孙
思邈 还 在 石 臼 山 采 过 药 ，这 里 真
是物华天宝 ，人杰地 灵 。

麟游 不 但 古 迹遍 地 ，风景 秀
美，清 爽 宜 人 ，而且 物产 丰 富 ，漫
山遍 野 布 满 了 诱 人 的果 香 。那 香
软可 口 的 山 桃 ；珍 珠玛瑙 似 的 樱
桃：绿 肉 深 裹 的 核 桃朝 你䀹 开少
年般妩媚 的眼睛 ，令你 目 不暇接 ，
涎流 心 醉 ；那一 串 串 黑 里 透 红 的
山葡 萄 ；酸 甜 爽 口 的 山 杏 ；脆 生
生、黄 橙橙 的 鸭梨 浅 浅啜 上 一 小
口，顿 觉齿 间 噙 香 ，韵 味 绵 长 。脏

腑里 仿 佛 沁 注进 一种淡 泊 ，芳馨 的 感
觉，飘 渺 深 遂 、难 以 言 状 ；还 有 那甜丝
丝、酸 溜 溜 、麻酥酥 、涩津津 、辣乎乎的
五味子……游玩之余 ，随手采摘、尝新
食鲜 ，其乐无 穷 。

白洋 淀 渔 人　马 福 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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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北 高原上 ，到处是光秃秃 的 山 ，赤裸裸的
沟，即 使 有 点 树 木 ，有 点 花 草 ，也 枝 不 繁 ，叶 不
茂，而在黄帝陵坐落的桥 山 上 ，则是一片苍翠碧
绿，仿佛无边 褐黄 中 举起的 一抹绿 色云 团 ；轻风
吹来 ，如 同 海洋翻涌起细碎连 绵 的 绿 浪 。

攀援在古柏丛 中 ，实在是清幽极 了 ，空气里
充满柏叶的 清苦味 ，甚是好 闻 。四 角 形 的 黑色柏
籽儿 ，满满铺 了 一 地 ，踩 上 去咯吱吱 地 响 。细 看
那些柏 树 ，或 如 伞 如 盖 ，或 如 桩如塔 ，竞
相向 上 ，即使剩 下 半 个 身子 ，也顽强坚韧
地生长着 。它们有的立足于石缝 间 ，有 的
跻身在峭壁上 ，有的新柏甚至长在老柏的
空心处 ，表现 出 不屈 的顽强生命力 。匍伏
在地上的 ，根须盘绕 ；搭手于空 中 的 ，挽臂
凌空 。有 的只有铜一般的树干 ，没有枝条 ，
有的 则有枝无叶 ，如飞禽走兽 。还有孤立
的、虬曲 的 、迎风的 、夹石的 ，奇态横生 。昭
示不 同 的哲理 。有一古柏为群柏之贯 ，主
杆竟31市尺粗 ，七人合抱不严 ，人称“轩辕
柏”。另 一 古柏 ，枝干 皆似断钉在 内 ，斑痕
密布 ，纵 横成行 。柏 液 由 孔渗 出 ，凝 洁 为
球，千丝万缕 ，晶莹 发亮 。古称 “挂 甲 柏”。
这里群柏之 奇观 ，令我大开眼界 。我不禁
想起 了 那次攀登华 山 、上达泰 山极顶 ，看
到的那些石缝间的松柏 ，也想起了 儿时在
家乡 贫瘠 山岩上采撷的不知名 的小花 。它
们倔强的生命 ，常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。

是那不定 的风把无入采撷的种籽撒
落到海 角 天涯 。当 它们不能再找到泥土 ，
它们便把最后一线生的 希望寄托在这一
线石缝 里 。尽管 它 们 也 能 从 阳 光 中 分 享
到温暖 ，从雨水里得到湿润 ，而唯 有那一
切生 命 赖 以 生 存 的 土壤 却 要 自 己 去 寻
找。它 们 面 对 的 现 实 该 是 多 么 严 峻 。于
是，震慑人们心灵 的奇迹 出 现 ，不毛的石
缝间丛生 出 倔强 的生命 。

家乡 山 岩 上 多 是 生 长 着 无 名 的 野
草、小花 ，最是我钟情的是那苦苦的蒲公
英，它 们 的 茎 叶 里 涌动 着 苦 味 的 乳 白 色
的浆汁 。我们拿上它们成熟的 花絮 一吹 ，
小降落伞似 的花絮 惹人喜欢 。然而 ，它们因 山 风
的凶 狂而不能长 成 高 高 的 躯干 ，因 山 石 的 贫瘠
而不能拥 有众 多 的 叶片 ，它 们 的 茎显得坚韧 而
苍老 ，它们的花因枯萎而鲜得微小 。只有它们 的
根竟 似那 柔韧而强 固 的 筋条 ，深 埋在 山 石缝 间
狭隘 的 间 隙 里 。它 们 那 只 有 几片细瘦 的 薄 叶告

知我生存该是 多 么 艰难 ，因 而儿 时 的我也 不嫌
弃它们的花小而怨恨它们 。

如果 山 石缝 间 只 有这些 小 花小草 ，也 许还
只能 引 起人们的哀怜 ，而最为令人赞叹 的 ，就在
那山 岩 的缝隙间 ，还生长着 参天的松柏 ，雄伟苍
劲，巍峨挺拔 。它 们 使 高 山 显灵 气 ，使 一 切的 生
命在 它 们 的面 前 显得苍 白 逊 色 。它们 的躯干就
是这样顽强地从石缝间生长 出 来 ，扭曲 着 ，盘旋

着，每 一寸树枝上都结痂着伤疤 。每生
长一 寸 都要经过 几度寒暑 ，几度春秋 。
然而 它 们终 于长成 了 高树 ，伸 展 开 了
繁茂 的枝干 ，团 簇着永不 凋落的针叶 。
它们或 倒 挂在悬 岩 断壁上 ，或耸 立在
高山 峻岭 的 峰巅 ，只 有那盘结 在石崖
上的树根在 无 声 地 向 你述 说 ，它 们 的
生长是一次 多 么 艰苦的拼搏 。有时 ，盘
根错 节 的 树 根 沿 着 无 情 的 花 岗 岩 延
伸，象犀 利的魔爪抓住它栖身 的岩石 。
有时 ，它 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 崖 ，似
把累 累 的 山 石用 一根粗粗的缆绳紧 紧
地缚住 。由 此 ，它们才能迎击狂风暴雨
的侵袭 ，它 们 才 终 于在不属 于 自 己 的
生存空 间 为 目 己 占有 了 一片天地 。

如果 一切的生命都不屑于去石缝
间寻求 立 足 的天地 ，那么 ，世界上就会
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成为永远的死
寂。如果一切的生命 ，都只贪 恋于肥沃
的田 地 ，它 们 又 何 以 完 备 自 己 驾驭环
境的 能 力 。这 些 山 石 缝 中 的 种 籽 、树
木，完 全 有 可 能 丧 失 生 长 的 机会 ，腐
烂、枯死是它们的唯一结局 。但为什么
一旦有机会它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在夹
缝中 生存 、生长 ，甚 至开 花 、结果 呢 ？
也许 ，这就是生命本身 的 崇高 展示 ，是
毅力 和 意 志 最 完 善 的 象 征 。仰望 着 山
石缝 中 挺拔 的松柏 ，我不禁怦然心动 ，
对登泰 山 十 八盘 的 挑夫 ，对 华 山 背 背
笼攀千 尺 瞳的背夫 ，肃然起敬 。他们的
人生 不 也 象 这 泰 山 、华 山 岩 缝 间迎 立
的松柏吗 ？正 因 为有这风雨考验的华

夏民 族 ，桥 山 黄 帝 陵 的 柏 树 才 能根植 山 岩上这
样郁郁葱葱 。

愿一切生命不致 因飘落在 山 石缝而凄凄艾
艾。愿一 切生命都敢去寻求最艰苦的环境 。生命
正是要 在最 困 厄 的 境遇 中 发现 自 己 ，以灿烂的
鲜花 向 寂莫挑战 ，以蓬勃 的 生 机对生命负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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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 曹操 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戏台上那个 白 脸的奸贼 。
其实 ，曹操是个很 了不起的英雄 ，这是早 已有定论的 。单从
他杀 了 贪财如命的杨松 ，却给 骂 了他祖宗三 代的 陈琳官做 ，
而不 咎其罪 ，便可看 出 曹操的确是个 知人善用 ，且很
有肚量 的 人 。

陈琳 是个文 章做得极好的文人 。曹丕 在 《典论 、
论文 》中 提及 “建安七子”，陈琳便是其 中 之一 ，可
见他 的 文才 的确 了 得 。但陈琳却是为袁绍起草 了 “讨
曹檄文 ”的 ，骂得曹操狗血淋头 ，直骂到 了 曹操的祖
宗三代 。他骂曹操的祖父是妖孽 ，骂曹操是 “赘阉遗
丑”，来路不明 ，不知何人生 养 。这在 当 时也算得上
是“天下 第一骂文 ”了 。俗语道 ，骂人不揭短 。但陈
琳却 直 指曹 操 的 隐 私 ，骂得 酣 畅 淋 漓 ，真 是刻 毒 至
极。以 陈琳之罪 真不知该死 多 少 回 了 。但曹操对待陈
琳却是很宽容 的 。他看罢檄 文之后 ，不但没有暴跳如
雷，反 倒惊 出 一身冷汗 。后来 ，曹操不但没杀 陈琳 ，
竟让他到 “秘 书 处 ”做官 ，好生做他的文 章 。而且 ，
曹操在打败袁绍之后 ，把手下人给袁绍的暗通之信一

把火 烧 了 ，不 予 追 穷 。人 问 其 故 ，他 笑 道 ，袁 绍 当 初 兵 强 马
壮，我也是 自 身难保 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你能 说曹操不是一个
知人 善用 ，且很有肚量的 英雄么 ？

但曹 操对那 个 贪财如 命 的杨松却 不怎 么客气 。杨松
在《三 国 演 义 》里算不上 很 “抢眼 ”的 人物 ，但却是个 因 为
贪财而让主子张鲁吃尽了苦头的 角 儿 。刘备攻蜀 中 时 ，
诸葛亮知道杨松贪财 ，便以金珠贿赂他 ，他便把张鲁给
卖了 ，让刘备轻而易举地得了西川 。曹操西征时 ，听贾
翊之 计 ，以 金 甲 贿赂 杨松 ，这 家 伙 就又把 张 鲁 卖 了 一
次，使张 鲁在万般无奈之下归降曹操 。曹操却不像张 鲁
那样糊涂 ，他知道杨松是何等 货色 ，对 归 降之人均有封
赏，却唯独把杨松给宰了 。不是曹操肚量小 ，容不得杨
松，而是因 为杨松贪心太重 ，说不定这家伙什么时候贪
心再起 ，还不把曹操给卖 了 。此 等贪财如命 ，卖主求荣
的家伙 ，留 他何用 ？

曹操不杀陈琳 ，是爱其才 ；杀 了杨松 ，是嫌其贪 。
曹操有如此慧眼 ，且有这般 肚量 ，故其霸业有成便 是很
自然 的事情了 。

女质 检 工
王淑 君

一顶 工 帽

就把 丝 丝 缕 缕 的 娇 柔
全部 收 起
将女 性 的 细 腻
打入 产 品 的 深 处
给不 合 格 曝 光
甚至 眼 角 的 余 光 里
都瞟 着 质 量
让那 些 想 耍 滑 头 的 青 工
比次 品 还 心 虚

女质 检 工 本 身

就是 一 条 硬 硬 的 标 准
你时 刻 不 敢 忘 记
苗条 纤 弱 的 你
担的 却 是全厂 最 重 的 信誉
漏过一 点 蛛 丝马 迹
就会溃 塌 企 业 的 大 堤
因此 在你这道工序 上
友情私谊们永远都是下 岗 的
难怪小伙子偷偷说你
验产 品 比验对象还严密

河街小记
（ 散 文） □ 文/洪 晓 晴

汉水 自 秦岭深处绵延流出 几百里之后 ，在白石滩上游 ，忽
然变得又柔又顺 ，停滞不前 ，似是依恋这里的青山 ，久久不忍
离去 。于是这一段江水便绿碧而深阔了 。有了码头 ，有了过往
的船只 ，也便有了似微醉的少女倚着春风临 江而卧的河街 。

白河是山城 ，河街 便依山 傍水沉静而秀气地躺在 山脚
下。我想 ，她的历 史应该比这座县城还古老吧 ？因了她街道
的幽深而狭长 ，因了她建筑的古朴而典雅 ，因 了那墙壁上斑
驳的岁 月 留 下的印迹 ，还因 了谁家的萧音伴 了那瓦房上的
枯草随风飘摇 。更重要的是 ，河街曾是个热闹的码头 ，在那
个时候 ，人们上汉 中 下汉 口 ，走的都是水路 。经常就有过往
的商船在这里卸下一些货物 ，又运走一些货物 ，久而久之 ，
这里就形成了一 个集市 。

说是 集 市 ，其 实 也 就 是一
条小街 ，或许叫 小巷更为合宜 。
小巷最宽处不过三米 ，最窄处不
过一米 ，长不过一里 ，店铺却密
密麻麻一个紧挨着一个 从头到尾 ，这又 应该叫做街了 。小街
虽小 ，却汇集了两省之人 。河街地处陕西 白 河与湖北郧西县
， 隔岸相望 ，一江之水隔了 两省的人 ，却隔不断他们的来往 。
每天每天 ，渡江的客船都载了客人来回跑 。不是湖北人到陕
西赶 集 ，就是陕西人到湖北去收土特 产 。当 然 也有走亲戚
的，因为江那边的 女儿都爱往江这边嫁 。

我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河街 了 ，而记忆最深的一次 ，是在
六年前 的端午节 。我和 几个街坊骑着单车从七十里地外赶
来看龙舟赛 ，赛场就是河街外那段宽阔的江面 ，赛事如何我
已记不起了 ，只记得那次赛事的场面空前盛大 ，中央电视台
都有记者来录像 。我看得累 了 ，便独 自 去河街转悠 。走着走
着，忽然就被堵住了去路 。原来是 一群人 围 了 几 个外国人在
交头接耳 ，而那外国人正对着一座古墙碎瓦不停地拍摄 。我凑

近了去看 ，却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，现在想来 ，那或许就是河街历 史
的沉淀了 ，古香古色 ，古韵犹存 ，再加上那场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
龙舟赛事 ，着红衣黄绸的赛手的呐喊以及如暴风骤雨般的鼓点 ，
整个河街都被一种古老而典雅的文化氛围笼罩了 。

最近的一次走进河街 ，是在前几天 。我得空 回 了 趟 白 河 ，
脑海中不知怎么闪了一下 ，便执意要表妹陪我去趟河街 。不是
为了购物 ，仅仅是想去看看她 。我有多久没有去过河 街了 ？至
少有一年吧 。从南岭下 山 ，一直走到望 见悠悠汉江水 ，清新的
江风扑面而来 ，那似曾相识的面 容就 出 现在眼前 了 。走进河
街，不再惊羡两旁那品种 更为 多样的货物 ，只想轻轻地踩踏着
街面 ，试探某些未被认知的足迹 。可我最终还是未寻到那座曾

被老 外 们 欣 赏 的 古 屋 。
只有 那些着彩衣踏舞步
的时 装 模 特 ，在 夕 阳 的
余辉 中 展示 他们今 天最
后的美丽 。

在挨挨挤挤的 店铺 中 寻了一条缝隙钻了 出 去 ，便见了银
白色的沙滩和秋 日 里消瘦的江水 。一只将要过江的渡船 ，在等
待着几个肩挑背扛的汉子从石堤上走下来 。我想 ，这江 、这船 、
这人 ，还有我们所倚的栏杆 ，无一不是跟河街脉脉相连的吧 ？
历史 无言 ，河街亦不语 ，汉江依然柔顺而舒缓地流着 ，用她光
滑而湿润的素手 ，轻轻地抚过河街的面颊 ，又默默流向远方 。

而我最终还是买了一件衣服 ，在不想购物的 日 子 。我不知
道是因了 那衣服的新潮而合 身 ，还是那位16岁 小老板的热情
而真诚 。或许是什么都不为吧 ，我只想紧紧地抓住那些稍纵即
逝的记忆 ，去品味河街 ，品味她 白 天在阳 光下的明 朗与奔放 ，
品味她夜晚酣睡江边 的沉静而不语 ，品味她曾走过的悠长岁
月，悠 长 岁 月 里 一度兴衰的红墙绿瓦 ，红墙绿瓦里一度演绎的
恩恩怨怨 、悲欢离合——

一只 搪 瓷 盆
（ 小 说）□文/秦 宗 道

新学 年 。新 校 长 。新 要 求 。一 切都是新新
儿的 。

新校 长 年 轻 ，年 轻得就 象 一 株 刚 刚 抽 条
的白 桦 ，新校 长的要 求新鲜 ，新鲜得就象一缕
春风拂过大地 。什么要经常扫地啦 ，扫地要洒
水啦……

等等 等 等 。
于是学校就专门给各班配发了一只搪瓷盆 。
搪瓷 盆很 精致 ，不 大 也不显小 ，白 瓷儿是

景德 镇 的 ，妙 花 儿 是 名 家 画 的 ，搁 之 可 作观
赏，用 之 直 逼
粗物 ……真
乃一 个 妙 物
儿哩 ，艺 术 的
木老 师 用 他
艺术 的 眼光 看着 看 着 就不禁发 出 了 艺术的赞
叹之 声 ，于 是 木 老 师 就禁 不住把 他们班 的 那
只盆放到 了他的 盆架 上去 了 。

艺术 的 盆 就 应 该 要 艺 术 的 用 ，木 老 师 用
它淘米 ，轻轻地 浪轻轻地浪 ，米就在盆底 沉下
一层 白 银 ；木 老师用 它 洗菜 ，一叶叶地漂一叶
叶地漂 ，菜就在盆里长起一簇葱茏……

转眼之间过去了 。又是一个转眼之 间过去
了。

可是 那 只 瓷 盆 还 是依 然 艺术 ，鲜 艳 的 光
彩适 度 而恰 当 地调 配着木 老师那 满屋子的古

气。

可是那个 要求还 是依 然新鲜 ，扫地啦 ，洒 水
啦……年轻的 校长 硬 是把一校 园 子 的 古气弄得
鲜艳 。

日子 终 于挨 到 放假 的 时 候 了 ，校 长 这 才改
换了 他的 要 求 。

校长 说：“要放假 了 ，为 了 安 全 ，各班都把盆
交上来统一看管。”

交就交 吧 ，还有啥难的 ，可是木 老师就有难
处，他是实在舍不得那只盆啊 ，特别是那只盆还是

新的 ，而他 自 己 的那盆呢 ？
都已 经被学 生 拿 去 弄得 不
成样子了 。

于是 ，木 老 师 便 再 没
有那 份心情 去欣赏 那 盆 的

艺术 了 。也 正好 身 边 就有一颗铁钉 ，只 见他一 把
抓起 来 就狠 劲 地 向 那 盆砸去 ，顿时 一个 艺 术 的
窟窿 产 生 了 ，接 着 又 有 一个 艺术 的 窟 窿 产 生 了
… …于 是 ，立 马 就 有 一 首 优 美 的 打击乐 便在 这
校园 子 里开始婉转流亮起来……

也就在 这 优 美 的 乐 声 里 ，楼 道 里 忽 然 走 来
一队队学生 ，手里都拿 着盆 ，他们各 自 向 着他们
各自 的 班主任老师的屋里 走去 。他们说：“老师 ，
校长 说 把 盆 就 寄 放 在 你们 这 儿……”木 老师听
完后 就更加气 了 ，这时 ，你再去听那首 音乐 也兀
自里 多 了 些 更加沉 重 的 鼓点…… 晨（木 刻 ）　安 正 中 /作

一

个
人
的
时
候

（
散
文）

　
□
文
/
中
华

这个夜晚真不属于 自
己了 。

寄放在母亲家 的 小女
儿，已通过 电话道过晚安 ，
有许 多 理 由 滞 留 在
外的 丈夫一时半刻
是不会想这个家了 。

散淡 的 一 个
人，不 用 做 事 不 用
操心不用 思想 的 一
个人 ，就 像 夜 晚 街
上唯 一 的 一 盏 路
灯，令 你 强 烈 地 感
觉到 自 己 的 存 在 ；
就像一棵没有被 人
打扰 的 树 ，根 在 舒
展，叶在呼吸 ，微 笑
与空 气 融 化 在 一
起。就 像 夏 日 一 场
突如 其 来 的 暴 雨 ，
雷响时 有点措手不
及，真正大 雨倾盆而至 ，你
反而能静下心来看 雨像伞
兵从天而降 。这就么 来了 ，
没作 什 么 刻 意 安 排 ，我 变
成了 一个 人 ，什 么 都 不 用

做的 一个人 。
唉，人 多 的 时 候 想 一

个人 ，一 个 人 的 时 候 想 许
多入 ，也 许 人 生 就 是如 此

吧。比如 ，没结婚的
时候 想 结 婚 的 乐
趣，结 了 婚 后 想 没
结婚 的 乐 趣 ；没 钱
的时 候 想 攒 钱 ，攒
了钱后又 想马上花
掉，没 鱼 没 肉 吃 的
时候 想 吃 鱼 吃 肉 ，
有鱼 有 肉 吃的时候
又想 吃 咸 菜 萝 卜 ；
没工作 的时 候想有
份工 作 ，有 工 作 时
又不想做事……

原来 ，生 活 就
是这 个 样 子 ，给 孩
子缠 得 烦 了 的 时
候，跟 丈 夫 有 摩 擦

的时 候 ，想一个 人 ；一个人
的时 候 ，心 里 又 牵挂 着 他
们。心里这样 矛盾的时候 ，
我强 烈地感到 自 己 已 跨过
青春那道门槛 。

留住那月光
（ 散文）□文 /廖祖 笙

一觉 醒 来 ，已 是 月 上 中 天 。车 窗 外 ，月 光
如水水如天 。

汽车 在 盘 山 公路上或 急或缓 行驶 着 。为
了一 笔生意 ，我们要 到遥远的一座城市去 。司
机说 ，如果路上不堵车 ，车子又不发生故障的
话，我们将 于次 日 傍晚到达 目 的地 。和往常一
样，这又 是一次艰苦的远行 。

为了打发这一分难耐 ，我摇下车窗 ，借着水
一样的 月 光 ，看这山野被水洗过一样的风景 。

风，静得象 系舟的 缆绳 ，系 住了 夜空 中 那
镜子一般的明 月 ，系住了公路旁婆娑的竹影和
茂盛的 芦苇 。系 不住的 ，是那条浅
唱着的小河和滚滚向 前的车轮 ，还
有一颗驿动的心 。远山和近处古木
的丰姿清晰可见 ，夜空 中一丝云彩
也没有 ，让人惊叹今夜的 月 光又怎
会照耀如 白 昼 ，如此的皎洁 。

想这 月 光 ，此刻也一样温柔 地洒在家 乡 ，
洒在我妻 儿 的 窗 前 。妻和君 儿 都睡着 了 吗 ？
抑或妻 又 在给 孩 子讲着 童话故事 ，轻 声 哼着
催眠 的歌 吧？清 冷 的 月 光 ，就那样轻轻地勾
勒出 了 我心 中 的离愁 。在淡淡的离愁 中 ，我禁
不住问 自 己 一 声何苦 ，有道 是古人未见今时
月，今 月 曾 经 照 古 人 ，当 我 们 翻 读 古 书 的 时
候，每每哂笑于古人 的迂腐 ，可在 月 亮老人看
来，现代 人 不是一 样 浅薄可笑 么 ？我是早 厌
倦漂 泊 了 的 ，可 为 了 许 多 说得清 和说 不 清 的
缘由 ，却又不能不一次 又一次地背 负了 行装 ，
带着 一 分 乡 愁 、几分忐忑向远方 ，哪怕在这样

温馨的 月 夜 。
人，是 多 么 地 身 不 由 己 。倘 能 洒 脱 如 月 亮 ，

该缺时就缺 ，该圆时就圆 ，又有 多 好 ！
想这 月 光也如今夜 ，就那样洒在清朝 ，洒在

蒲松 龄 的 笔 下 ，洒 在 那 许 多 的 莽 林荒 野 中 。青
凤、辛 十 四 娘 、凤 仙 等 许 多 脱 俗 清 雅 的 花 妖 狐
仙，就是在这样 的 月 光 下 走进 《聊 斋 》的 吧？朱
自清 在这样 的 月 色 中 ，沿 着 荷塘 旁 那 幽 僻 的 小
路且走且停 ，于泉涌 的文思 中 表露着 厌恶现实 、
向往光明 的复 杂感情 ；周作人在这样的夜晚 ，凭
窗望 月 ，感 叹着 月 光 的 伟大 。神 秘莫测 、如 梦 如

幻的 月 光 ，勾 勒 起 古 今 文 人 多 少 翩翩 的 联 想
啊！唐 诗宋 词 中 许 多 绝 妙佳句 ，不正 是 因 了 如
钩的 残 月 或 如镜 的 满 月 ，而凝结 成 了 永 恒 的 美
丽么？读 着这 些或哀艳或清丽 的 文 字 ，你不 由
一唱 三 叹 ，感 动不 已 。头顶 同 样是这样一片天 ，
同样是这样 一轮 月 ，现代人还能 同 样心生 出 那
许多 的 神思妙想 ，并泼墨挥毫 ，把 自 己 的思想凝
结成传唱千古的 文字吗 ？

难了 ！
要么 如 我 ，为铜臭不辞劳苦奔走于旅途 ：要

么如芸芸众生 ，守在 电视机前 ，随着剧 中 人的或
悲或喜而同愁 同 乐 。就那样 ，窗上 的美 色被忽略

了，几 亿人 的 生 活 和思想都被 一 个 黑 匣子统
治着 、同 化着 。黑匣子说 ：“那家伙是混蛋。”于
是几亿人 都认 为 那 家伙确 真 是混 蛋 ；黑 匣子
中的 那人伸 了 个懒腰说 ：“哇 ，真 累 ！”于是 几
亿人都哈欠连天 ，都感觉到了 累 。在这样的 夜
晚，还有 多 少人珍爱这 月 色 ，漫步在花前 月 下
吟诗作对 ，在宁 静 的 气氛 中 过 滤 一 回 自 我 ？
还有 多 少人在这样 的 夜晚 ，拥 有 一 个真 实纯
净的 自 我 ，真正 拥有 自 己 的 思想 ？在这样 的
夜晚 ，我们更 多 读 出 的不是意味深 长的诗 ，不
是宁静质朴的画 ，而是现 代文 明 为 我们粗制

滥造的打斗 、凶 杀 ，或是浅
薄的你亲我爱啊 ！

朱自 清漫步在 月 色荷
塘旁 ，面对清幽和恬静 ，感
叹眼前不会再有1000多 年
前采 莲 的 欢 乐 场 景 。在这

样静谧的 山 野 ，在这样匆匆 的 行程 中 ，我却不
能不感叹今人不能再象他那样 ，走出各 自 的小
屋，或喜或忧着 ，静静地享受这月 光的抚爱了 。
千百年来 冷眼看人世的 月 亮啊 ，能否告诉我 ，
这可是现代人的又 一种悲哀 ？

月亮无语 ，尽管温情脉脉 ，但终将在天明
前隐 去 。我奇怪绝顶聪明 的现代人可以造得出
再先进不过的通讯和交通设施 ，却又怎会留不
住这样一轮 月 亮 。这是一轮照耀过古人 、孕育
了无数美丽诗篇的 月 亮啊 ！

现代人 ，请走出暖巢 ，怀一分古朴的心情 ，
留住那 月 亮 ！


